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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朋
友
送
我
一
本
中
華
書
局
︵
香
港
︶
新
出
版
的

小
書
︽
講
開
有
段
古
老
餅
潮
語
︾
，
書
中
收
集

了
百
餘
個
頗
有
趣
的
廣
東
民
間
俚
語
故
事
。

回
到
報
館
，
同
事
小
彭
好
奇
地
拿
起
書
，
拿
起

就
看
了
下
去
，
不
願
放
下
。
我
納
悶
：﹁
地
道
香

港
仔
，
點
解
︵
為
什
麼
︶
還
看
得
這
麼
起
勁
？﹂
還

書
時
，
他
送
我
一
句﹁
好
有
意
思
，
許
多
口
語
我
都

唔
識
佢
嘅
出
處﹂
。
這
本
小
書
更
讓
我
想
起
與
廣
東

話
有
關
的
往
事
。

第
一
次
接
觸
廣
東
話
是
在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初
上

大
學
時
，
香
港
電
視
連
續
劇
︽
霍
元
甲
︾
一
時
無

兩
，
風
靡
內
地
，
我
與
許
多
大
陸
同
胞
都
會
用
粵
語

唱
其
主
題
曲
，﹁
昏
睡
百
年
，
國
人
漸
已
醒
。
睜
開

眼
吧
，
開
口
叫
吧
，
這
裡
是
全
國
皆
兵
…
…
萬
里
長

城
永
不
倒
，
千
里
黃
河
水
滔
滔
…
…﹂
回
想
起
來
，

這
不
僅
是
一
首
愛
國
歌
曲
，
主
人
公﹁
拳
打
洋
人﹂

形
象
讓
國
人
揚
眉
吐
氣
，
更
折
射
了
大
陸
同
胞
對
香

港
這
個﹁
東
方
之
珠﹂
的
嚮
往
。
那
時
，
誰
唱
卡
拉

O
K

時
能
用
粵
語
哼
上
幾
句
，
都
會
引
來
艷
羨
的
目

光
。時

光
荏
苒
，
沒
想
到
幾
年
前
會
赴
港
工
作
，
與
粵

語
再
續
前
緣
。
臨
行
前
，
一
位
已
調
回
內
地
的﹁
老

香
港﹂
叮
囑
我
：
你
去
香
港
一
定
要
學
會
說
廣
東
話
，
不
要
像

我
一
樣
留
下
遺
憾
。﹁
死
記
硬
背﹂
是
學
習
任
何
語
言
的
訣

竅
。
我
借
鑒
自
學
︽
英
語
九
百
句
︾
經
驗
，
每
天
在
小
本
子
上

記
下
一
兩
個
單
詞
或
簡
單
句
子
，
積
少
成
多
。﹁
面
皮
厚﹂
，

多
開
口
講
，
就
會
功
到
自
然
成
。
每
天
瞓
醒
後
，
煮
飯
甚
至
上

廁
所
時
，
我
都
會
聽
收
音
機
，
尤
其
喜
歡
聽
午
間
商
台
的
︽
十

八
樓C

座
︾
。
一
年
多
下
來
，
終
於
有
了
點
語
感
。

我
學
粵
語
不
像
學
英
俄
文
那
樣
，
先
攻
音
標
和
語
法
，
而
是

採
用﹁
記
音
法﹂
，
如
普
通
話﹁
怎
麼
辦﹂
，
就
注
音﹁
點

算﹂
；﹁
現
在﹂
，
標
漢
語
拼
音﹁Y

I
K
A

︵
依
家
︶﹂
；﹁
複

習﹂
為﹁FU

ZA

﹂
；
有
些
固
定
講
法
，
如﹁
劈
炮﹂
，
我
就

直
譯
成﹁
辭
職﹂
；﹁
搞
出
個
大
頭
佛﹂
，
注
為﹁
弄
出
好
麻

煩
的
事
情﹂
。
這
樣
的
詞
語
積
累
多
了
，
再
聽
粵
語
，
就
能
猜

出
一
些
意
思
。

一
次
，
旅
發
局
主
席
林
建
岳
請
媒
體
人
食
飯
，
他
語
速
極

快
，
忽
兒
粵
語
，
忽
兒
普
通
話
，
忽
兒
英
文
單
詞
亂
蹦
，
講
的

是
香
港
旅
遊
業
發
展
現
狀
和
舊
機
場
郵
輪
碼
頭
開
幕
的
打
算
。

這
兩
小
時
好
像
是
我
的
廣
東
話
強
化﹁
聽
力
課﹂
，
收
益
很

大
。
香
港
不
少
報
章
專
欄
用
廣
東
話
書
寫
，
我
喜
歡
閱
讀
並
記

下﹁
咁﹂
、﹁
哋﹂
、﹁
嘅﹂
、﹁
唔﹂
等
固
定
詞
語
。﹁
口

語﹂
、﹁
閱
讀﹂
和﹁
聽
力﹂
三
管
齊
下
，
聽
說
讀
的
能
力
自

然
就
提
高
了
。

︽
老
餅
潮
語
︾
中
的
大
多
數
用
典
我
都
不
知
道
，﹁
七
個
一

皮﹂
、﹁
托
大
腳﹂
和﹁
馬
屎
憑
官
勢﹂
等
聽
都
沒
聽
過
。
學

無
止
境
，
這
本
小
書
讓
我
看
到
自
己
的
差
距
，
爭
取
像
王
蒙
先

生
學
習
維
吾
爾
語
那
樣
刻
苦
，
早
日
擁
有﹁
廣
東
話
舌
頭﹂
。

讀《老餅潮語》有感

寫
了
幾
篇
所
謂﹁
借
殼
小
說﹂
，
有
必
要

說
一
說
這
個
我
創
作
的
新
詞
。

上
個
世
紀
五
、
六
十
年
代
，
香
港
報
紙
副

刊
颳
起
一
陣﹁
借
仙
風
﹂
。
所
謂﹁
借

仙﹂
，
是
借
來
滿
天
神
佛
演
成
小
說
。
作
者

包
括
陳
霞
子
、
高
雄
、
梁
厚
甫
、
林
壽
齡
等
；
報

紙
則
有
︽
成
報
︾
、
︽
新
生
晚
報
︾
、
︽
香
港
商

報
︾
、
︽
晶
報
︾
。
這
股
風
潮
，
實
源
自
晚
清
和

民
國
時
期
的
擬
舊
小
說
。

所
謂
擬
舊
小
說
，
阿
英
定
義
云
：﹁
大
都
是
襲

用
舊
的
書
名
與
人
物
名
，
而
寫
新
的
事
。﹂
即
是

除﹁
仙﹂
之
外
，
還
有
沿
襲
書
中
人
物
而
創
作
另

一
段
新
的
故
事
。
阿
英
對
這
類
小
說
，
大
為
不

滿
，
認
為
是﹁
新
小
說
的
一
種
反
動
，
也
是
晚
清

譴
責
小
說
的
沒
落﹂
，
並
指
出﹁
實
無
一
足
觀

者﹂
。

不
特
晚
清
如
是
，
到
了
民
國
，
仍
見
有﹁
反

動﹂
，
如
陳
冷
的
︽
新
西
遊
記
︾
、
金
山
寓
公
的
︽
新
行

者
︾
、
耿
小
的
的
︽
新
雲
山
霧
沼
︾
、
︽
摩
登
濟
公
︾
等
。

這
類
小
說
，
范
伯
群
主
編
的
︽
中
國
近
現
代
通
俗
文
學
史
︾

歸
入
滑
稽
小
說
類
，
但
對
擬
舊
一
詞
，
卻
無
異
議
，
並
說
：

﹁
這
些
擬
舊
小
說
古
人
和
新
人
相
雜
，
古
事
和
新
事
相
間
，

古
語
和
今
語
相
混
，
這
種
人
為
的
錯
位
，
造
成
的
這
種
不
和

諧
感
，
滑
稽
就
在
其
中
了
。﹂

對
阿
英
的
鞭
撻
，
該
書
說
：﹁
從
可
讀
性
上
來
說
，
這
樣

的
小
說
和
那
些
大
段
的
政
治
理
想
、
文
告
宣
言
的
政
治
小
說

比
較
起
來
，
它
的
藝
術
魅
力
要
大
得
多
了
。﹂
這
見
解
確
比

阿
英
勝
一
籌
。

不
過
，
對
擬
舊
這
一
詞
，
歐
陽
健
改
為﹁
翻
新
小
說﹂
，

這
詞
比
擬
舊
更
為
不
妥
，
如
吳
趼
人
的
︽
新
石
頭
記
︾
，
賈

寶
玉
旅
行
到
另
一
世
界
：
文
明
境
界
。
在
這
境
界
中
，
賈
寶

玉
還
到
太
空
與
海
底
作
科
幻
式
的
探
險
。
又
如
南
武
蠻
子
的

同
名
小
說
，
將
殉
情
而
死
的
林
黛
玉
翻
生
，
逃
離
大
觀
園
，

再
去
了
美
國
留
學
，
念
了
個
博
士
，
到
日
本
當
教
授
；
賈
寶

玉
尋
蹤
而
至
，
林
博
士
已
成
了
學
究
，
醉
心
學
問
，
無
意
重

續
前
緣
了
。
這
與
原
著
︽
紅
樓
夢
︾
根
本
是
兩
碼
子
的
事
，

時
空
轉
換
，
另
闢
蹊
徑
，
如
何
翻
新
？
擬
書
名
，
擬
人
名
，

那
還
說
得
通
。
但
亦
不
甚
妥
切
。

在
古
典
小
說
裡
，
這
叫
續
書
。
清
代
劉
廷
璣
︽
在
園
雜

志
︾
說
：﹁
近
來
詞
客
稗
官
家
，
每
見
前
人
有
書
盛
行
於

世
，
即
襲
其
名
，
著
為
後
書
副
之
，
取
其
易
行
，
竟
成
習

套
。
有
後
以
續
前
者
，
有
後
以
證
前
者
，
甚
有
後
與
前
絕
不

相
類
者
，
亦
有
狗
尾
續
貂
者
。﹂

吳
趼
人
與
南
武
蠻
子
的
︽
新
石
頭
記
︾
，
當
屬﹁
後
與
前

絕
不
相
類
者﹂
，
如
此
續
法
，
根
本
就
不
是
續
了
。
二
零
零

六
年
，
我
曾
寫
了
篇
︽
文
壇
殼
王
高
雄
︾
，
借
用
財
經
術
語

﹁
借
殼﹂
一
詞
，
訂
名
為﹁
借
殼
小
說﹂
。

借
殼
小
說
就
是
借
來
書
名
或
人
物
，
敷
陳
新
事
。

晚
清
民
國
的

擬
舊
小
說
多
是

借
其
殼
，
流
傳

到

香

港

的

作

家
，
承
其
遺
風

創
作
，
以
達
敍

事

目

的

和

想

像
。
一
九
四
九
年

後
，
莽
莽
神
州
已

無
借
殼
小
說
，
想

不
到
卻
在
香
江
還

魂
，
成
為
香
港
通

俗
小
說
的
一
支

異
軍
。

談談「借殼」

星
期
四
，
六
月
十
二
日
巴
西
世
界
盃
開
鑼
。
首
位
在

世
界
盃
執
法
的
華
人
球
證
、
香
港
的
陳SIR

陳
譚
新
已
動

身
前
往
內
地
，
擔
任
賽
事
的
嘉
賓
評
述
員
，
今
年
已
是

第
三
屆
了
。
陳SIR

自
從
香
港
足
協
裸
退
之
後
，
正
過
着

自
由
自
在
的
退
休
生
活
。

之
前
，
陳SIR

極
忙
，
身
兼
三
職
︱
︱
自
師
範
畢
業
後
，
他

成
為
官
校
的
訓
導
老
師
，
曾
教
過
歐
陽
震
華
和
盧
覓
雪
，
及
後

因
政
府
禁
用
體
罰
轉
而
投
身
康
體
署
，
發
展
有
益
市
民
身
心
的

康
體
活
動
。
另
外
兼
職
輔
警
，
最
高
職
銜
至
高
級
警
司
。
他
讚

美
最
近
啟
晴
邨
槍
擊
事
件
中
，
警
方
部
署
乾
淨
俐
落
；
他
是
一

名
盡
責
的
輔
警
，
在
香
港
仔
駐
守
之
時
，
曾
追
一
賊
追
至
對
方

跳
海
，
他
立
即
跳
上
舢
舨
，
敕
令
賊
人
投
降
，﹁
我
當
年
已
是

球
證
，
好
氣
好
力
。﹂

對
，
他
的
第
三
職
業
就
是
足
球
球
證
，﹁
我
的
輔
警
好
同

事
黃
耀
明
是
代
表
台
灣
的
國
際
球
證
，
問
我
可
有
興
趣
參
與
，

我
其
實
是
個
足
球
迷
，
只
是
沒
有
當
全
職
球
員
的
時
間
，
球
證

只
需
周
末
出
動
，
應
該
無
問
題
。﹂

嘩
，
三
份
工
作
如
何
分
身
？
陳SIR

一
臉
無
奈
：﹁
為
此
，

差
點
阻
礙
了
升
職
的
機
會
，
有
人
指
我
這
麼
多
兼
職
，
一
定
影

響
正
職
，
我
理
直
氣
壯
地
解
畫
，
輔
警
工
作
在
下
班
之
後
，
很

多
香
港
人
都
愛
開
枱
雀
戰
，
時
間
花
了
，
有
贏
有
輸
，
我
去
執
勤
，
必
定

贏
了
薪
金
；
而
球
證
方
面
，
星
期
六
日
，
大
家
去
遊
玩
，
我
去
執
法
，
又

有
何
阻
礙
？﹂
未
幾
他
升
職
了
。
一
九
八
二
年
陳SIR

被
通
知
獲
選
擔
任

巴
西
世
界
盃
的
球
證
資
格
，﹁
我
要
多
謝
霍
英
東
先
生
，
當
年
中
國
剛
入

世
界
足
協
，
霍
老
是
副
會
長
，
可
能
有
此
關
係
，
大
家
都
留
意
這
香
港
球

證
，
而
我
在
此
之
前
已
在
不
同
的
世
青
盃
、
亞
洲
盃
等
執
法
，
成
績
有
目

共
睹
。﹂
陳SIR

飛
巴
西
，
取
得
了
一
大
疊
機
票
，
每
飛
一
程
到
巴
西
不

同
城
市
執
法
，
必
有
數
名
保
鑣
隨
身
，
連
手
提
電
話
也
要
關
掉
，
就
是
怕

外
圍
公
司
找
麻
煩
。

他
在
第
一
圈
，
洪
都
拉
斯V

S

北
愛
爾
蘭
擔
任
主
球
證
，
非
常
淡
定
，

陳SIR

經
驗
十
足
，
只
視
為
一
場﹁N

O
R
M
A
L
G
A
M
E

﹂
，
結
果
獲
評

為
四
粒
星
球
證
︵
最
高
分
五
粒
星
︶
，
一
九
八
二
年
世
界
盃
，
陳SIR

共

擔
當
六
場
賽
事
，
包
括
巴
西
對
意
大
利
的
冠
軍
賽
，
可
喜
可
賀
，
實
是
香

港
之
光
。

陳SIR

一
臉
正
氣
，
也
經
歷
過
被
要
求
合
作
造
假
波
事
件
，
他
第
一
時

間
匯
報
，
那
貪
污
的
印
尼
球
證
永
不
超
生
。
香
港
可
有
造
假
波
之
事
？
他

直
言
香
港
勝
在
有IC

A
C

，
今
天
香
港
球
壇
現
況
他
亦
表
關
注
，
更
請
大

家
勿
先
對
南
華
新
班
主
張
廣
勇
失
信
心
，
他
不
用
現
今
外
援
，
可
能
有
更

佳
外
援
選
擇
，
要
聽
其
言
觀
其
行
。

陳SIR

熱
愛
足
球
，
眼
明
雞
快
，
他
認
為
今
屆
巴
西
有
主
場
之
利
會
大

熱
勝
出
。
要
知
賽
果
，
也
請
留
意
香
港
電
台
的
報
道
，
世
界
盃
期
間
，
請

各
位
留
意
作
息
時
間
，EN

JO
Y
T
H
E
G
A
M
E

！

足球球證陳譚新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災
難
片
看
得
不
算
多
，
最
近
的
是
新
版
︽
哥
斯

拉
︾
，
較
遠
的
是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
日
本
沉
沒
︾
，

是
重
拍
一
九
七
三
年
的
同
名
電
影
，
同
樣
以
日
本
科

幻
小
說
為
藍
本
。
約
是
二
零
零
六
年
，
又
看
了
重
拍

的
︽
金
剛
︾
，
對
上
已
是
一
九
三
三
年
的
版
本
。
當

然
還
有
二
零
零
四
年
講
氣
候
暖
化
的
︽
明
日
之
後
︾
。
香

港
的
︽
那
夜
凌
晨
，
我
坐
上
了
旺
角
開
往
大
埔
的
紅

V
A
N

︾
也
看
了
，
不
過
像
科
幻
片
多
過
災
難
片
。

無
論
是
︽
哥
斯
拉
︾
、
︽
日
本
沉
沒
︾
或
︽
金
剛
︾
，

我
都
很
喜
歡
，
儘
管
故
事
犯
駁
，
人
物
樣
板
，
甚
至
如

︽
日
本
沉
沒
︾
般
特
技
超
不
夠
班
。
想
是
做
了
城
市
人
多

年
，
與
大
自
然
疏
離
，
對
自
然
界
的
潛
藏
威
力
有
莫
名
的

極
度
恐
懼
，
災
難
片
正
好
幫
我
們
宣
洩
出
來
，
然
後
回
到

家
中
，
慶
幸
還
能
享
受
安
穩
的
生
活
。
電
影
幫
我
們
逃

避
，
是
最
純
粹
的
社
會
穩
定
劑
。

我
總
覺
得
災
難
片
十
分﹁
抵
睇﹂
，
只
消
幾
十
塊
，
就

有
上
山
下
海
怪
獸
特
技
奇
情
，
甚
麼
都
有
得
看
，
有
時
甚

至
覺
得
太
多
。
像
︽
金
剛
︾
整
整
三
小
時
長
，
女
主
角

A
nn

周
旋
在
金
剛
這
深
山
猛
獸
和
紐
約
的
現
代
文
明
人
中

間
，
先
是
在
森
林
逃
命
，
跟
着
又
要
取
信
於
金
剛
，
還
要

每
三
幾
分
鐘
面
臨
一
次
嚇
人
的
險
境
。
頭
一
小
時
很
享

受
，
後
來
實
在
太
密
集
了
，
有
點
吃
不
消
，
情
節
也
豐
富
得
緊
，
光

看
已
很
累
。
不
過A

級
的
災
難
片
一
般
都
很
賣
座
，
觀
眾
看
得
越

累
、
越
辛
苦
，
散
場
後
的
感
覺
就
越
輕
鬆
越
舒
暢
。
荷
里
活
電
影
的

觀
眾
就
是
如
此
犯
賤
。

至
於
︽
日
本
沉
沒
︾
最
好
看
的
，
是
見
到
我
們
熟
悉
的
東
洋
地

標
，
像
京
都
的
金
閣
寺
清
水
寺
等
，
一
個
一
個
給
海
水
吞
噬
。
雖
然

明
知
是
模
型
，
但
心
裡
總
升
起
一
種
感
覺
，
原
來
這
些
東
西
真
是
可

以
毀
掉
的
，
而
且
是
那
麼
容
易
，
只
需
一
擊
就
摧
枯
拉
朽
，
幾
秒
之

間
塌
下
如
爛
泥
。
我
們
以
為
堅
固
的
文
明
，
其
實
脆
弱
得
可
以
。
記

得
那
夜
看
完
︽
日
本
沉
沒
︾
出
來
，
已
是
凌
晨
一
點
多
，
跟
朋
友
去

隔
鄰
的
酒
家
吃
泥
鯭
粥
宵
夜
，
人
已
非
常
睏
倦
，
但
見
鄰
桌
仍
有
七

八
個
西
裝
男
女
，
竟
在
正
經
開Sales

業
務
會
議
。
原
來
現
實
跟
電
影

一
樣
荒
誕
。

超值的災難片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年
度
四
月
日
本
賞
櫻
，
總
捨
不

得
放
棄
京
都
。
好
友
們
好
生
奇

怪
，
每
年
都
去
，
看
不
厭
嗎
？
當

然
不
會
，
百
看
不
厭
。
每
年
都

去
，
賞
櫻
名
所
全
都
造
訪
過
了
，

可
會
重
重
複
複
？
當
然
不
會
，
京
都
賞

櫻
名
所
多
不
勝
數
，
各
有
不
同
意
境
、

美
態
，
哪
會
重
複
。

京
都
年
度
賞
櫻
，
清
水
寺
、
金
閣

寺
、
南
禪
寺
、
醍
醐
寺
、
哲
學
之
道
、

京
都
御
苑
，
當
然
是
首
選
，
但
對
發
掘

新
的
賞
櫻
地
點
卻
有
着
無
盡
的
期
盼
。

京
都
府
八
幡
市
的
背
割
堤
是
在
京
都

火
車
站
的
宣
傳
海
報
上
看
到
，
剎
時
間

便
被
那
一
點
四
公
里
的
櫻
花
道
深
深
吸

引
，
立
時
把
行
李
寄
存
在
酒
店
接
待

處
，
便
趕
乘
火
車
朝
這
洛
南
賞
櫻
名
所

進
發
。

背
割
堤
是
關
西
地
區
屈
指
可
數
的
河
堤
櫻
並
木

之
一
，
這
裡
是
木
津
川
、
宇
治
川
和
桂
川
的
會
合

之
處
，
長
一
點
四
公
里
的
櫻
花
隧
道
河
堤
滿
開

時
，
異
常
壯
觀
！
大
晴
天
時
，
遇
着
櫻
花
滿
開
、

又
遇
着
風
吹
雪
，
身
處
綿
延
不
盡
的
河
川
畔
櫻
花

步
道
、
淋
幾
場
櫻
花
雪
、
踩
踏
着
柔
軟
的
櫻
花

毯
，
那
真
是
世
間
最
美
的
人
間
粉
嫩
夢
幻
天
堂
。

櫻
堤
下
，
遊
人
處
處
，
在
野
餐
、
在
燒
烤
、
在

賞
櫻
…
…
。

一
直
想
去
洛
南
伏
見
，
乘
着
坐
京
阪
電
車
去
八

幡
之
便
，
可
一
併
遊
覽
。
伏
見
區
最
知
名
景
點
是

內
有
千
本
鳥
居
的
伏
見
稻
荷
神
社
，
一
千
個
大
大

小
小
鳥
居
形
成
仿
如
隧
道
般
走
廊
，
貫
穿
全
山
，

帶
領
遊
人
參
觀
。
另
一
重
要
景
點
是
伏
見
桃
山

城
，
這
裡
旁
邊
還
有
御
皇
陵
，
明
治
天
皇
和
昭
憲

皇
太
后
便
是
安
葬
於
此
。

洛南賞櫻名所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小時候，當教師的母親的櫃子裡，擺了一本稍
厚的小書，上面雖然印的是些繁體字，但也能斷
斷續續地讀下來，並且對照裡面的釋譯，感覺已
經讀得懂了。可是當我升至初中、高中再讀之
時，卻愈來愈感覺其妙。它們不但有詩歌的節奏
之美，還有一個個優美的故事，就連一個傳情的
物什，一叢普通的野菜，都讓我們看到，那些無
法掩飾的樸素的詩情。
這本小書就是《詩經》。而我記憶最深的，就
是《關睢》。關關鳴叫的雎鳩，在河中小洲的左
右，面對長長短短的荇菜，有位美麗的姑娘左右
採摘——也許是這首詩太著名了，每當春天到來
的時候，面對和煦陽光裡的一地碧綠，自然就讓
人想起關關雎鳩，更想起「窈窕淑女」與「君子
好逑」來。
「參差荇菜 左右采之」，這流傳了三千多年
的《詩經》裡的每一首詩，每一句話，其實就是
一個個美好的畫面，反映出古時人們的日常行
為，情感生活，就好像詩者對生活的一種歌頌，
一種詩意的表達。參差荇菜是一個畫面，左右採
之是一個畫面，窈窕淑女與在河之州的關睢，以
及隔岸相望的君子，又何嘗不是一個個畫面的組
合呢？
參差荇菜，在河之洲，又讓人不由想到「春到
溪頭」。辛棄疾著名詩中的前半闕，真的是把一
幅春天的景象寫活了。不僅寫活了春天，還寫活
了山中的春水，以及春水之畔的野菜。每每讀這
首詩，就像自己置身優美的春天裡漫步，與那些
豪放而富有情趣的歌者相遇。「春眠不覺曉，處
處聞啼鳥」的孟浩然，「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

香」的杜甫，「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
時」的蘇軾，「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
絛」的賀知章。就連唐朝才女魚玄機也不忘適時
寫下流傳甚廣的逸句：「綺陌春望遠，瑤徽春興
多。」
想，那個時候的詩人，關切的不僅是詩歌，還
有鄉下時光的歸屬，山野萬物的變化。詩人眼裡
的春天，是用這些物象來借代的，喚起人們對美
好事物的追求與嚮往。詩人的生活來自於鄉間，
在動筆之前，先把自己融入社會，融入生活。倘
若沒有真實的觸及心靈的感受，就沒有這些生動
而有情趣的詩歌的誕生。而現在的詩人脫離了鄉
間田野，有幾人還能形象地寫出這樣的詩句，以
流傳千古？
從古至今，我們的人民就喜愛在草長鶯飛的春

天，卸下沉重的心靈包袱，盡情地享受春天的溫
暖。古時人們的活動是賞花、垂釣、訪友、吹
笛、鼓瑟吹笙，沉醉於春天多姿多彩的世界。其
中又以登山、採集為最廣泛的活動，它不僅能夠
親近鄉野，還能遍賞春花和田野的景色，讓綠色
作物爽心悅目，花香、景美，無邊的綠野，實是
賞春郊遊的一大樂事。
我是在鄉下生活長大的，在鄉野裡瘋長到十五

六歲隨父母進城，這一去，就再沒回過。然而鄉
野裡的景物，已然留在我的腦海，抹也抹不去
了。對鄉野的感情，也是永遠抹不去的。我知道
陽春的三月，正是春到溪頭的時節。溪水潺潺
處，最是水草豐美、野菜茂盛的地方。沒有溪水
的溫潤，北方山野裡的春天，也便沒有了「遙看
綠渡寒溪轉」的保證。

荇菜是怎樣的一種野菜，我不知道，不過在我
們老家，每年春天到野地裡採野菜，已成為一種
約定和習慣。野菜一露頭，人們就動身了。春天
的野菜，大多是薺菜，齒狀的葉片褐中帶綠，深
藏在雜草叢生的地裡，不容易辨認。可是，當你
沿着田野仔細尋找，總能得到不小的收穫。鬆軟
的小溪邊與麥地裡，是薺菜生長的最多的地方。
採挖回家摘洗乾淨，用開水焯一下，攥乾水分剁
成末，摻上切碎的豆腐和成餡，用來包餃子吃。
講究一些的，還在調好的餡裡放雞蛋，名曰三鮮
餃，味道更佳。
春季天氣轉暖，萬物生發，總有許多野菜綽立

而出，薺菜、茵陳、苦菜、蒲公英等等。蒲公英
的葉子呈披針形，春季生發，田地裡經常看到它
那綠盈盈的影子。薺菜還沒生發時，它就突兀地
長出葉，開出金黃的小花來。茵陳的葉子呈圓柱
形，棵莖低矮，一般都是伏在地面，薺菜開花結
籽了，它還那麼鮮嫩，只是葉上披了身白色的茸
毛，沒有春風潤澤的光華，倘若採回家精工細
作，能做出各種具有特色的菜餚。
有的野菜名不好記，可一旦記住了，一輩子都

忘不了，比如「禿妮子頭」（一種野菜的別
稱）。不知道這個名字的來歷，只是在早春的山
裡，實在是長得潑實。凡是生長野菜的地方，就
有它的身影，碩大地鋪展在地面，就像野菜之中
的霸王。食用的方法是將它們摘洗乾淨，在瓷盆
裡用力揉搓，直到搓出青綠的漿汁，清洗之後，
用滾開的熱水在鍋裡焯幾分鐘，就散發出野菜的
清香了。這時再將它剁細，沁入水中兩個小時，
之後再反覆淘洗幾遍，去掉原本的苦味，才可加
工成味道鮮美的小豆沫。
聽老人們說，舊時鬧糧荒，野菜都吃光了，就
有人食用「禿妮子頭」，結果很香，就是做起來
麻煩些。曾請教過一位中醫，說，它以全草入
藥，具有消腫散結、清熱解毒之功效。吃過野菜

的人都知道，多數野菜都略帶苦味，中醫觀點認
為「苦寒清降」。而春天人們容易上火，除了多
飲茶，野菜中許多營養成分本身就是良藥，且大
多野菜生長於林園之中，未受到現代工業和農藥
的污染，早就被我們視為健康食品，以致擺上了
超市的櫥櫃裡，與普通的青菜相鄰，卻格外招人
喜歡。
老人們都說，「野菜是個寶，採也採不了。」
野菜的清新口感，也是人們喜歡它的原因。從
《關雎》「參差荇菜，左右流之」青春女子在燦
爛春光中愉快地採挖野菜，到《影梅庵記》中所
憶董小宛醃製綠者如翠的野菜，可以想見，野菜
的採集和食用在我國早已是源遠流長。芳草依
依，流年偷換，至二十一世紀春光明媚、奼紫嫣
紅的今天，仍然成為餐桌文化的精品，尤為珍
貴。
古人云：「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俗語

亦云：「布衣暖，菜根香，讀書滋味長。」《菜
根譚》裡也有句名言，「吃得菜根，百事可
為」。意思是說，人們只要經受了艱難困苦的磨
練，就能成就一番事業。咬得菜根，是否百事可
做，當年確實如此，今朝卻不敢說了。當年食物
匱乏，生活不太寬裕，以野菜為食充飢。生活條
件好了，再願以野菜為食的，是樸素。樸素是現
在為官做人的根本。《莊子．天道》載：「靜而
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
爭美。」可現在是生活條件太好，酒足飯飽，這
才視野菜為上品，目的是減去增厚的脂肪，瘦身
健肌，而這些野菜，也正好解決了減少脂肪，補
充綠色營養的問題。
我常因此對它而感恩。無論是藍天，花草，山
溪，還是展翅追逐的飛鳥，總是在我的心頭，組
成一幅迷人的春景。這是春天的圖畫，淡淡的，
飄渺而又輕盈。

春到溪頭

百
家
廊

若

荷

﹁
貨
如
輪
轉
，
客
似
雲
來
是
商
場

中
最
受
歡
迎
的
揮
春
，
尤
其
客
似
雲

來﹂
是
心
願
。
料
不
到
，
近
日
在
香

港
竟
有
人
要﹁
關
門
趕
客﹂
，
簡
直

鬧
出
世
界
大
笑
話
哩
。
話
說
十
多
年

前
沙
士
期
間
，
香
港
如
同﹁
死
城﹂
。
幸

而
中
央
關
愛
施
援
手
，﹁
自
由
行﹂
一
招

令
香
港
經
濟
尤
其
是
涉
及
旅
遊
、
零
售
、

飲
食
等
相
關
行
業
起
死
回
生
，
尤
受
惠
者

是
增
加
大
量
職
位
，
供
求
關
係
，
薪
金
也

提
升
了
，
香
港
出
現
一
片
欣
欣
向
榮
景

象
。
而
今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十
七
年
了
，
內

地
與
香
港
無
論
經
貿
、
文
化
等
關
係
愈
趨

密
切
，C

EPA

實
施
是
促
進
動
力
來
源
。
事

實
上
，
香
港
與
內
地
本
是
一
家
親
，
相
互

往
來
，﹁
走
親
戚﹂
是
慣
常
事
。

然
而
，
斗
轉
星
移
，
今
時
今
日
，
香
港

某
一
小
撮
人
發
出
聲
音
，
老
指﹁
自
由

行﹂
的
不
是
，
要
求﹁
自
由
行﹂
減
配
額

來
一
個﹁
謝
客﹂
。
且
硬
要
衝
着
自
己
同

胞
着
手
，
實
在
不
合
情
理
。
更
何
況
香
港

是
世
界
購
物
城
市
，
自
由
經
濟
開
放
的
國

際
大
都
市
，
如
此
待
客
更
該
汗
顏
。
正
所
謂﹁
趕
客

容
易
迎
客
難﹂
。
正
所
謂
顧
客
至
上
，
客
至
大
。
月

前
，
香
港
曾
有
示
威
反
客
，
也
曾
惡
言
相
向
對
客
人

的
不
禮
貌
態
度
，
針
對
的
是
來
自
內
地
的
超
級
豪

客
。
如
此
一
來
，
內
地
大
媽
、
阿
叔
、
土
豪
等﹁
條

氣
唔
順﹂
，
外
遊
逛
街
購
物
，
吃
、
喝
、
玩
、
樂
可

就
棄
香
港
而
去
。
有
錢
何
用
買
難
受
？
果
然
，
剛
過

去
的
端
午
小
黃
金
假
期
，
據
統
計
相
較
去
年
同
期
，

來
港
消
費
旅
遊
人
數
和
金
額
都
下
跌
了
。
敲
起
警
鐘

者
更
是
整
體
零
售
市
場
都
下
跌
。
若
然
當
局
還
不
加

警
惕
繼
續
要
在﹁
自
由
行﹂
政
策
做
文
章
，
正
是
落

井
下
石
對
香
港
經
濟
市
道
非
常
不
利
之
同
時
，
最
要

命
的
是
打
擊
香
港
就
業
削
減
職
位
，
無
疑
令
基
層
人

士
最
受
傷
害
。

﹁
治
大
國
如
烹
小
鮮﹂
是
句
久
經
考
驗
的
名
言
。

對
香
港
這
個
被
世
界
譽
為
自
由
經
濟
典
範
的
城
市
，

若
然
政
府
太
多
行
政
干
預
市
場
的
話
，
香
港
市
道
必

受
損
。
今
日
香
港
樓
市
的
變
化
，
已
成
為
干
預
市
場

的
壞
例
子
了
，
市
民
肯
定
不
想
又
一
行
業
被
打
垮
。

如此待客該汗顏 思旋
天地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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